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真夢
第五十二回  感俠腸隔生續鴛偶　播佳話踵武掇蟾香

　　話說薛姨媽邀同邢王二夫人，坐了竹轎一路向大觀園而來。　　到了山坡一帶，那些叢桂都開得一球一球的，老遠就聞見濃

香。

　　尤氏、李紈、寶釵、探春等從花下走過，只見金英糝徑，鈿粟堆林，更覺醉心眩目。直至綴錦閣下，王夫人等下了轎，扶著小

丫頭同眾人上去。

　　此時，天宇秋晴，四望高爽，寶釵、寶琴、岫煙等倚欄眺望，見蜂腰橋外一帶，梨樹已有些紅葉，遠處西山一抹，正似淡掃眉

峰，不覺就看住了。尤氏李紈卻陪著薛姨媽和邢王二夫人，坐著說些閒話。探春湘雲站在那西邊廊子上，探春見左右無人，悄問

道：「剛才寶二嫂子說二哥哥替你到地府找人去了，多咱才有信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那裡說得定，知道找得著找不著？就找著了，

也不過像珠大嫂子，到那裡見一兩面，不是多此一舉麼？」探春道：「只要找著了，二哥哥總會替你們想個長久的法子，不然也不

費這麼大的事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就算二哥哥好意，留他長住在赤霞宮，又算什麼呢？我想倒不如找他不著，也就死了心了。」探春

道：「你是想得太深了，究竟還是找著的好。」

　　正說著，只聽寶釵說道：「飯都擺齊了，專候著你們倆呢，別盡著說梯已啦。」二人笑著，回身進閣，大家就坐。席間肴饌，

全是那年老人喜吃的，大件如玉蘭片燉野雞、荷葉粉蒸鴨、東坡肉、西湖魚都甚可口。邢夫人道：「到底姨太太會調度。「薛姨媽

道：「我那會弄這些？都是寶丫頭調度的，也未必好，不過換換口味罷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前兩年就要請我們賞桂花的，今

兒才算吃著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姨太太也不是省錢，就為事情多混忘了。我替你老人家出個主意：一年打算請幾回客，把錢先交給

我，到花開的時候我替你預備好了，請你來做個現成主人；你若不來，我們大家吃了，也一樣謝你。」探春笑道：「姨媽就放心交

給你，我們還不放心呢。若你把錢掖起來，到時候總不提起，姨媽本就好忘，我們也不便盡著催你，仍舊還是吃不著。不如交給我

們大家管著，倒妥當。」尤氏笑道：「若交給你更不妥了，你輕易不肯回來，到時候那裡找你去？就是到提督衙門告上太太一狀，

提督大人又是怕太太的，還不要辦我們的誣告麼？」說得大家都笑了。那天並無外客，眾人放懷談笑，十分歡洽。只惜春另就幾樣

素菜，胡亂吃罷，先自回庵。一時席散，薛姨媽高興，又邀著邢王二夫人在園中逛了幾處，直至天晚方去。

　　寶釵另備晚飯，留下岫煙、寶琴、探春和湘雲，在凸碧山莊看了一回月亮。那里居高臨下，看下去銀海通明，樓台如水。

　　大家在敞廳倚欄坐下，探春道：「咱們幾次想要聚聚，總沒得湊上，此番賞月，倒是無意得之，世間事那由得人呢？」湘雲

道：「在世上難得的就是一個『閒』字，咱們小的時候，地根兒就沒事，只想法子玩，怎麼玩都是有趣的。如今就是抽空兒玩玩，

也不是那個意味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也不要那麼想，有得玩且玩，有得樂且樂。即如今天晚上，月亮這麼好，咱們幾個人又湊到一塊

兒，這就是撿了來的，若再嫌美中不足，那不是自尋煩惱麼？」岫煙道：「姐姐近來見解更高了，倒像是得過道的。」寶琴道：

「世間事不過如此，能夠見得透，自己舒服些。你妹夫今年沒得差，非常懊惱。在我看著，這點雞蟲得失又算得什麼呢？」大家在

月下談至二鼓，寶釵要留探春寶琴住下，探春不放心孩子，寶琴因節底下有事，便匆匆忙去了。

　　這裡李紈寶釵，也忙著料理過節。中秋那晚上，王夫人吩咐在園中嘉蔭堂擺家宴，賈蘭梅氏率同權哥兒樞哥兒，從海淀趕回，

勉強湊了兩席，一則人少，二則又有賈政在坐，拘束住了。偏又陰雲遮月，大家減興，倒不及十三那天熱鬧。

　　次日便是三場接場之期，王夫人寶釵一早就巴望蕙哥兒回來，直至下午尚無消息。王夫人又幾次打發人去探問，寶釵更急得似

熱鍋上螞蟻，一刻也坐不住。眼看天快黑了，王夫人歎道：「到底太小呢，不該叫他去考。」寶釵道：「想必還沒有出場，若果真

有什麼失閃，蝌兄弟總要回來送信的。」正在心焦，忽聽到釧兒大聲道：「蕙哥兒回來了。」原來賈蕙從垂花門進院，廊子上丫環

們先已瞧見，都像見了鳳凰一樣。寶釵聽見，忙道：「還不快進來呢。」賈蕙緊走了幾步，趕即進房，見王夫人歪在榻上，繡鸞在

旁捶腿，寶釵站著說話，連忙上前都見了。寶釵又是喜又是氣，說道：「怎麼弄到這時候？人家早已都出來了。」賈蕙道：「他們

對策，都是抄抄湊湊，還有一大半對空策的。我五道都做的駢體，每道有七百多字，寫起來可就費工夫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沒出

場，那些小廝們也該帶個信回來，省得家裡著急，怎麼也沒有一個貼心的？連打發去的人也沒有回信，要他們做什麼呢？非重重的

捶他一頓不可。

　　「寶釵道：「哥兒平平安安的回來了，太太也不用生氣，等我傳給管事的申飭他們就是了。」玉釧兒打上臉水，服侍蕙哥兒洗

了臉，又在榮禧堂擺上接場酒飯，把李紈湘雲都請來同吃。

　　少時，賈政從外書房進來，問知蕙哥兒五道策都做的駢體，頗有失望之態。說道：「你這要好的心太過了，橫豎中不中在命

的，也不用懊悔。」賈蕙聽了，一團高興頓時冰冷。倒是寶釵見賈蕙平安出場，只有歡喜，還顧不到科名得失。晚上，賈蕙隨同寶

釵回至怡紅院，寶釵略問場內情形，便催他去歇息。

　　自己同鶯兒說了一回閒話，也就收拾睡下。因白天過於勞神，翻來覆去只睡不著。

　　剛在朦朧之際，忽見晴雯進來請安，道：「奶奶好啊。林奶奶打發我來送信，那史姑爺找著了，秦大爺同著他來，也住在咱們

前院。請奶奶告訴史姑娘，約好了那天同去我再來接。

　　「寶釵道：「林奶奶怎麼沒來？」晴雯道：「他原說要來的，因為老太太請那些仙女在園子裡聚會，林奶奶和鳳奶奶正在陪

客，此刻還沒有散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回去和林奶奶說，我跟史姑娘商量定了一起到你們那裡去。這條路我走慣的，你也不用接

啦。」又道：「晴姑娘，你難得回來一趟，不到家裡去瞧瞧麼？」晴雯笑道：「奶奶您不知道麼？我那姑表嫂子早已故了，那裡還

有家呢？我倒想見見襲人，看他有什麼臉見我！」寶釵道：「晴姑娘，我倒要勸勸你：襲人也算栽到家了，現眼在咱們手裡，何必

還跟他過不去呢？」晴雯道：「奶奶這話也對，我決不損他，只要他見了我也就夠臊的了。」寶釵又道：「這院子裡的海棠，二爺

說是應在你的身上，果然這兩年你好了，他也好了。如今長過了房簷，你走過瞧見了沒有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那裡配呢？還得算應

在二爺身上。二爺出了家，又成了仙回來，不是和死去重活的一樣麼？」歇一會，又道：「奶奶歇著罷，我去看看海棠和我住的那

間屋子。」說著便自去了。

　　寶釵一覺醒來，聽得四壁秋蟲啾唧不絕，窗子上正照著滿滿的月光，那半明半滅的銀燈，轉黯然無燄。想起夢中晴雯的話，深

替湘去喜慰。又想，湘云若到了那裡不肯回來，倒是一件為難的事。正在胡想，只聽見後房裡襲人從夢中哭醒，還在哽咽。因念襲

人只走錯了一步，便弄得荊天棘地、生死兩難，他也是太虛幻境冊子上的人，將來若到那裡歸冊，作何安置呢？又算到寶玉房下，

在那邊已有七人，這裡鶯兒、秋紋、碧痕也有金屋之約，目下只苦了一個襲人，一個柳五兒，從前也都在寶玉心上的，何妨把他們

添上，足成十二金釵之數？此事只可慢慢的和顰兒商量，想來想去不覺重又睡著。

　　次日醒來已近巳牌時分，鶯兒過來服侍，寶釵問起蕙哥兒，鶯兒道：「哥兒一早起來，把二三場的稿子謄出來，親自拿到學裡

給師父看去了。」寶釵看看太陽，知道天已不早，趕忙起來梳洗。秋紋回道：「剛才吳新登家的來回事，我叫他到議事廳上去等。

」寶釵點點頭。一時妝罷，吃了早點，便先至議事廳。那些家人媳婦們一起一起的回事：有的核對相符，即時發給對牌；有的命他

們檢出老賬，再行核對；也有查出弊混，當面申飭的。直到午初，方漸次辦完，便抽空去尋湘雲，將晴雯回來送信詳細告訴與他。

　　湘雲聽說當真把林成璧尋著了，又是喜歡又是慚愧，心中似有多少言語說不出來，只有掩淚飲泣。寶釵道：「我得著這信很替

你喜歡，你哭的是什麼？有那些眼淚留到赤霞宮，見著妹夫再哭給他看罷。」湘雲本有些咬舌，此時更不知說什麼是好，只期期艾

艾的說道：「姐……姐姐，你不知我……我……我心……心裡過不去呢。」寶釵聽到倒笑了。坐了一會，等湘雲定了神，才問他決



定幾時去。湘雲道：「姐姐幾時去，我總隨著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這十天半個月還不打算去呢，你可別著急。」湘雲臉又一紅，寶

釵不忍再和他取笑，便與約定明晚准去。問知惜春尚在念佛，說道：「我還有事呢，不等四妹妹了。」忙即回怡紅院去。

　　此時賈蕙已從學校裡回來，寶釵問道：「你師父看你那稿子怎麼說法？」賈蕙道：「師父倒說很好，還說，庚寅那科有個姓俞

的中第六，三場駢體策都刻了闈墨，那也不算毛病。」寶釵道：「那也看遇著什麼主考，挑剔不挑剔罷了。」賈蕙又回道：「今兒

吳尚書請爺爺和蘭大哥到寶禪寺賞桂，還叫帶我去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你蘭大哥有空麼？」賈蕙道：「這兩天聖駕回宮辦事，蘭大哥

也家來了。」寶釵忙命襲人檢出賈蕙出門的衣服，服侍他換上，去見賈政。祖孫三人分乘車馬，出城向錦秋敦寶禪寺而去。

　　那天，吳尚書也只約了幾個至好，大家即席賦詩，連寺中方丈詩僧妙明也做了。賈蕙年紀最小，吳尚書推他所作為眾人之冠，

笑對賈蘭道：「蘭世兄向來早達，這位令弟，將來發達比你還要早呢。」賈蘭道：「早達原是好事，我倒恨僥倖太早，一入仕途，

就沒工夫再做學問。」吳尚書又引眾人去看了唐碑、明碑，還有兩棵白皮鬆，大可合抱，據說是金朝留下的。大家在樹下徘徊許久

方回至客堂，隨後又擺上素齋，吃罷各散。賈政等回至榮府，天已擦黑。

　　次日，又是定國公誥命請客，王夫人帶同尤氏、李紈、寶釵都去了一日，那裡也有一班小戲。寶釵晚上回來已甚疲倦，忙打發

鶯兒將「尋夢香」送與湘云。自己歇了一會，靜中入定，便帶著湘雲生魂直赴太虛幻境。

　　剛至牌坊前，晴雯麝月已在那裡迎候，一路說笑，早到了赤霞宮。寶玉、黛玉、鳳姐諸人都在賈母處，賈母含笑向湘雲道喜，

說道：「我只聽說雲丫頭的姑爺怎麼漂亮，總沒見過，這可見著了。人都說寶玉長得俊，那裡比得上他呢！怪不得雲丫頭剛過門那

幾天那麼高興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一句話到老祖宗嘴裡說出來，又大方又有味。這話若是我們說，又像和雲妹妹取笑了。」黛玉笑

道：「雲丫頭，你該怎麼謝謝我呢？我也不要你別的，只把你對待妹夫的樣兒，十分裡拿出一分來對待我就得啦。」眾人你一句我

一句，把湘雲窘住了，一句話也回答不出，只是嗤嗤的笑。賈母笑道：「雲丫頭的嘴向來不讓人的，怎麼一喜歡變成啞叭子了？」

鳳姐笑道：「咱們若和他討便宜，只有今兒合適。越說他，他越喜歡，你看他那小嘴，喜歡的都合不攏了。」說得湘雲臉上紅一陣

子白一陣子。寶玉道：「我去把史妹夫請進來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好容易替他們安了家，還不叫你史妹妹家去瞧瞧麼？你只知會

妹夫一聲，叫他在家裡候著。」寶玉聽了自去。

　　這裡鳳姐向賈母道：「老祖宗，這個差使交給我罷，包管辦得漂亮。」說著便趕忙料理起來，點了兩隻龍鳳宮燭，燒上一爐安

息香，都叫侍女們捧著；又叫珊瑚悲翠二人拿著紅紗燈，晴雯、麝月、紫鵑、金釧兒四人拿著紅明角喜字燈，分隊前引；芳官藕官

吹著細樂。自己和鴛鴦分立左右，將湘雲攙起，向前院緩緩行去，寶釵、黛玉、迎春、尤二姐也跟在後頭去瞧熱鬧。

　　行至前院，寶玉已在東邊月亮門外等候，引大家轉過一層院落，另有個小小庭宇。院中也栽些花竹，北面五間正房，三明兩

暗，套過去還有三間書房。湘雲此時也似新娘子一般聽人架弄，一路宮燈細樂將他送至臥房。林成璧倒迴避了，躲在書房裡。鳳姐

和眾人笑著回來，只留寶玉在那裡送房。

　　賈母見了鳳姐，笑道：「你這差使真辦得不錯，也要熱熱鬧鬧，像那麼回事才對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沒瞧見姑爺那個樣

兒，躲在小屋裡齜著嘴只是笑，還偷眼看我們，我瞧著他怪逗樂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們這送親的可苦了，一路跟得去也沒有轎子

坐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提起轎子來，我倒忘了，該拿老太太的藤轎子抬了他去，那才有趣。」正笑道，寶玉帶笑進來，鳳姐問道：

「他們一對兒說話了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在那裡逗著雲妹妹說話，只是不肯說，我說要等著雲妹妹說一句話我才走呢。後來逗

急了，他說了兩句：『寶姐姐來了，你還不瞧瞧去？』我才笑著回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簡直是鬧新房，那是鬧舊房呢！」又

和寶釵說些家常，問知蕙哥兒鄉試文章做得甚好，心中頗喜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這孩子將來必定有出息的，只看蘭兒便是榜樣。」

黛玉道：「夜長了，老太太不用些點心麼？燕窩粥、栗粉粥都預備下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倒不覺得餓，也要睡了。寶丫頭大遠的來

了，你們三個人也早點歇著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來和鴛鴦姐姐，照樣兒再演一出好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免勞罷！總有一天璉二

哥哥來了，咱們才演好戲呢？」說著，大家退下。晴雯麝月尚在西屋裡等候，聽見他們要走，忙即出來分攙釵黛二人入園，寶玉一

路跟隨說笑。

　　到了留春院坐下，黛玉問起蕙哥兒考試之事，寶玉道：「問什麼？反正他是必中的，也不過同我一般高下。」寶釵道：

　　「你真有前知的分兒麼？我瞧你這個樣兒總不像個真人。」寶玉道：「真人不露相。若教你們凡眼看出來，還能算真人麼？我

再說一句，他將來比我強多了，是個狀元宰相的命，可惜只中了半個狀元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可見是胡說了，狀元就是狀元，那裡有

半個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你不信？明年就見分曉。」寶釵知他語有先機，也不深問。又談了一會，黛玉笑道：「既是仙人，請到那邊

丹房裡去罷，我們肉眼凡人不敢親近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仙人要去，你們也留不住；仙人要來，你們也擋不住。若不乖乖聽仙人的，

只要念幾句咒語，叫你們自己把上下衣服都脫光了，叫做『紅娘自脫衣』，那才要你們的好看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那像仙人的

話？連我也不信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信不信在你，仙不仙在我。」大家笑了一陣，隨即收拾睡下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　　次日寶玉起來，草草梳洗了便要出去，黛玉道：「什麼事這們慌張？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等我去修理飛船呢。」寶釵一把拉

住，道：「你見了柳二爺，告訴他我哥哥非常感激，如今塑了他的像，每天朝著燒香磕頭。這一點傻心，也要叫柳二爺知道。」寶

玉笑道：「他早就知道了，還用說麼？」說著，徑自出去了。這裡釵黛二人談些瑣事，寶釵說起湘雲夫婦如何安頓，黛玉道：「依

他的意思，就請史妹夫常住在這裡，眼下雲兒只管來來去去，等他百年滿了再說。若不嫌委屈，就和柳湘蓮秦鍾一樣長久住下，有

何不可？」寶釵道：「雲兒是個有心眼的，他說『一個人靠著人家，兩個人還是靠著人家，怎麼說得過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那是世

俗之見，仙家倒不論的。你看那柳湘蓮何嘗不是散仙，如何也在此間打混？況且史妹夫既脫鬼趣度入仙班，將來絳闕清都也未可限

量。雲妹妹向來豁達的，怎麼忽又如此沾滯？」寶釵又提起襲人柳五兒之事，黛玉道：

　　「五兒呢，還有商量。他和襲人恩義已絕，我提過多次，總不答碴，這種事也不能勉強的。若湊足金釵之數，我倒另想了一個

人，就是從先在怡紅院的春燕，但不知他嫁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聽說春燕跟著他媽過苦日子呢，若找他也還容易。」黛玉道：

「姐姐先把春燕和五兒撥到怡紅院，將來就好辦了。你連一個鸚哥還找了回來，何況他們舊人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那鸚哥真可愛，這

一向都是鶯兒親自喂他，只可惜帶不了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又傻了，多少人都帶得來，那有帶不來的鳥兒。「寶釵這才恍然覺悟

道：「下次我帶來給你。」一時妝扮完了，同上去見賈母。賈母正和湘雲說話，黛玉偷眼瞧湘雲，果然春回眉黛，意態不同，便向

寶釵擠擠眼睛，彼此微笑。湘雲見了他們，微帶羞澀，只站起，含笑無語。賈母笑道：「今兒是雲丫頭大喜的日子，我算是他的娘

家人，替他辦幾桌喜席，把裡裡外外這些人都請上，連香菱、妙玉、秦柳兩家也別漏了，林丫頭就替我辦去，你看在那裡擺席合適

呢？」黛玉道：「若人多了，只有涵萬閣、結霞山館兩處寬綽，老祖宗看在那裡好？」賈母道：「就在涵萬閣罷，咱們等一會坐船

過去。」又道：「鳳丫頭呢，怎麼沒來？你若忙不了，叫他幫著你。」黛玉答應了，剛好鳳姐尤二姐走進來，黛玉笑道：「鳳姐

姐，剛才老太太派了咱們倆替雲妹妹辦喜酒，這些事我不大在行，可全仗你了。咱們也得辦得像樣，別叫雲妹妹撇嘴。

　　「鳳姐笑道：「昨晚上送房，今兒辦喜酒咱們索性連喜果子紅蛋都辦全了，省得多費一道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好好的事，到你

們倆嘴裡就說到歪裡去了，雲妹妹今兒怎這麼老實，也不撕他們的嘴？」尤二姐笑道：「人家替他忙活了這些日子，說幾句俏皮話

大家笑笑，還不是該當的麼？」鳳姐黛玉下來，便忙著分頭料理。又要佈置屋子，又要點菜備席，又要各處請客。

　　忙到下午，一切齊備，趕即坐船來接賈母。

　　賈母從上房坐小轎子至香勝亭換船，鴛鴦翡翠攙扶進艙，鳳黛二人陪著說笑，一路水光花氣，迎人生爽。船到小瓊華，寶玉、

寶釵和迎春、香菱、智能、尤氏姐妹都在柳陰下迎候，只不見湘云。賈母問道：「雲丫頭呢？」尤二姐把湘雲推向前來，原來在眾

人背後躲著，寶釵黛玉等不由得都笑了。妙玉只在閣下等候，見了賈母也有一番談敘。寶玉引賈母先至廊間坐下，看了一回景致，

方才進屋入席。



　　賈母席上是迎春、香菱、尤三姐陪坐，湘雲坐了主位；鳳姐、尤二姐、寶釵、黛玉、寶玉另坐了一席；鴛鴦卻和晴鵑麝釧芳藕

四兒等，另在花槅子外三間西廳擺了兩席。妙玉智能都吃素，另備素齋。林成璧、柳湘蓮、秦鍾的席，只擺在廊外。

　　寶玉在席上吃些果食，便往廊外招呼成璧湘蓮諸人，一時又到西廳和晴鵑等打趣取笑。賈母嫌席上不大熱鬧，把鴛鴦叫來行

令。先用喜字飛觴，由香菱起令。香菱想了一回，瞅著湘雲念道：「喜則喜你來到此」，自己和湘雲各飲一杯，大家都道：這句話

說真巧。底下輪到湘雲，卻想不起曲句，那桌上尤二姐笑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：『喜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。』」寶釵笑道：「雲妹

妹這兩天真有這個意境。」湘雲道：「句子是有了，這『喜』字還在我身上，飛不出去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原是你的喜，別人怎麼

安得上？」鴛鴦瞅著尤二姐只管笑，尤二姐一詫異，才想起《牡丹亭》原句是「等」字不是「喜」字，不覺臉上飛紅。幸虧湘雲接

著道：「我也想出一句：『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』。」數那「喜」字飛到尤三姐，尤三姐故意不肯喝，大家一陣起鬨才岔過去了。

隨後尤三姐喝了門杯，念道：

　　「非是俺辭家喜浪遊」，飛到賈母。賈母舉杯飲了，也是想不出句子，鴛鴦替說道：「可喜那路接仙源近。」數去，恰是迎

春。迎春拿起杯子正在凝思，只聽賈母道：「曲子裡帶『喜』字的太少，咱們另換個省心的罷。」

　　鳳姐另取一個牙筒送到賈母席上，道：「老祖宗改這個罷。「原來每根籌刻著一句唐詩並各種飲法，大家推賈母起令。抽出一

根，是：「『鸚鵡前頭不敢言』，私語者飲。」迎春正和香菱說話，鴛鴦捉著，強迫二人都喝了。緊接著，迎春抽的是：

　　「『媚眼偷看宿鷺窠』，旁視者飲」。遍看座中，只尤三姐正向廊上偷看，也捉住他喝了一杯。香菱接過牙筒搖了幾搖，掉下

一根，看那詩句是：「『落花時節又逢君』，久別重逢者飲。「笑道：「這正該雲姑娘喝了。」鴛鴦將湘雲門杯斟滿，湘雲本不怯

飲，舉杯飲盡。」隨後尤三姐抽了一根，是：「『春色滿園關不住』；離座者飲。」香菱剛站起，要往那席上和寶釵說話，被鴛鴦

拉回來，迫著他喝了。底下輪到湘雲，湘雲笑道：

　　「等我抽個好的。」抽出一看，臉先紅了，大家看是：「『洞房昨夜停紅燭』，新婚者飲。」都笑道：「這正是個好的，除你

還有誰呢？快喝罷。」湘雲道：「『新婚』兩字總合不上。「鳳姐走過來，笑道：「就連你從前算上也不到兩個月，還得算新娘子

呢。」一面將酒斟滿，送到湘雲唇邊，說道：「喝這杯早生貴子，白頭到老。」湘雲仍不肯喝，被他灌了大半杯。鴛鴦將牙筒遞與

賈母，賈母道：「算由我收令罷。」信手抽出一根，是：「『扇裁月魄羞難掩』，臉紅者飲。」湘雲本有幾分酒意，又連灌兩杯，

此時兩頰飛紅，鴛鴦又強他乾了一杯方罷。

　　賈母微倦，便扶著鴛鴦走到暖閣，向小炕上歪著。眾人散坐說笑，也有在廊下散步的。一時夕陽漸下，彩霞滿空，半輪皓月已

從東山漸漸飛起，黛玉又請賈母和眾人入席用飯，賈母只吃了半碗八寶蓮子粥，叫鴛鴦去看了船，先回去歇息，鳳姐尤二姐都跟隨

去了。

　　這裡眾人仍坐廊看月，妙玉向來和湘雲最好，同倚欄角深談。妙玉道：「天下事都是想不到的，你如今也有了家了。」湘雲

道：「我那裡敢做此想，全虧得寶哥哥、林姐姐費盡回天之力，居然給辦到了。可是從前心裡頭已成了槁木寒灰，此時一線春回，

又添了許多甜酸苦辣，別人那裡知道呢？」妙玉道：

　　「就我得返此間，也深叨寶公之惠。據警幻說，他本是補天靈石轉世，所以有此神力，此話倒可以共信的。」正說著，黛玉湊

了過來，湘雲等便將話截住。

　　黛玉向妙玉周旋一番，又向湘雲道：「寶姐姐家裡有事，今兒晚上就要家去。你兩邊都是閒住，又難得來的，索性多住兩天再

去，我這裡有人送你。」湘雲正合心意，故卻做從容道：「也好罷。」黛玉又道：「你有什麼話帶去沒有？」湘雲道：「也沒什麼

話，只叫翠縷留神看守，別大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層盡可放心，寶姐姐先回去，一定照應得到。」寶釵正和迎春香菱等閒談，黛

玉轉身過去，便將湘雲的話告訴與他。見廊下成璧湘蓮諸人已先散了，寶玉也不在這裡，問侍女們，方知寶玉湘蓮酒後高興，往芳

草坪去比劍。尤三姐要拉香菱去看，香菱不肯，自和迎春一路回去。釵黛二人也便分路回留春院。

　　歇了好一會，將要卸妝就寢，寶玉方才回來。黛玉故意說，要將襲人五兒足成金釵之數，寶玉不敢與黛玉爭執，只閉眼裝睡，

不答一言。還是寶釵說出實話，找的是五兒春燕，寶玉方有笑容，說道：「很好的一件事，為什麼你們單要嘔我呢？」次日仍是五

更即起。寶玉因寶釵單身獨返，不堪放心，又打發晴雯送至榮府。

　　其時天已朦亮，寶釵又找補了一覺，然後起來，先至櫳悴庵尋惜春。惜春聞知湘雲之事，微笑道：「二哥哥只知罵那些祿蠹，

我看你們都是『情蠶』，生被這『情』字給網住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話未免近於偏激，佛家『拈花微笑』也未必是無情的，只看

這『情』用得正不正罷了。」坐了一會，又到湘雲臥室，囑咐翠縷一番，方往王夫人處。此後每日總要親自去看看，或是自己沒

空，也打發鶯兒去探問。一連三日，湘雲尚無回來消息，寶釵想到，湘雲究竟是生魂，不比自己吞過仙丹的，若在那裡久居不返，

難保無遊魂奪舍等事，心中甚為擔慮。

　　直至第四日，翠縷方來送信，說道：「姑娘醒過來了，請二奶奶別惦記。」又向鶯兒道：「昨晚上紫鵑送姑娘回來，四姑娘在

定中還見著他，說了好些話呢。」寶釵又親去看了湘雲一趟，聽惜春說起果然見著紫鵑，並非入夢，大家歎異。

　　時光忽忽，轉眼已到放榜之期。那天寶釵起得較晚，剛在梳洗，聽得外面一片吵嚷之聲。正要打發人去問，焙茗已拿著報條進

來，秋紋接過來看了，回道：「奶奶大喜，蕙哥兒中了！還是第七名舉人。」原來闈中寫榜，先從第六名寫起，所以報得最早。寶

釵連忙至王夫人處道喜，李紈梅氏也在那裡，都向寶釵稱賀，只談到名次巧合，不免懷疑。王夫人道：「我那天問牙牌數，占的是

『中必疊雙』，這不是驗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那回見著二爺，他說蕙兒是必中的，和他名次相等。可見什麼事都是前定的。」李貴

去看榜，直到三更後回來，果然第七名賈蕙是江南應天府官廕生，這才放心受賀。

　　次日，賈蕙分具贄敬、門敬，去見各位師門。先見了房師張編修，問起家世，甚替賈蕙惋惜。說到闈中擬元已十多天了，偏那

正主考餘中堂是個假道學，因這本是官卷，怕人說他阿附朝貴，故意挑剔五策駢體違式，要歸入副榜。還虧得本房力爭了好幾次，

才把第七名卷子與元卷互調。賈蕙聽了，甚為感激，說道：「門生初次觀光，蒙老師如此成全，已屬萬分僥倖。況且先君也中的是

第七名，或者此中高下也有定數。」張編修道：「若如此說，中第一倒不如中第七，巧合了家傳衣缽，倒成了佳話。」後來又去見

各位座師，那三位也是同聲歎惜。不知那餘中堂見了賈蕙如何說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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